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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缸缸里里的的童童年年
□张君燕

那天睡觉时，给女儿讲“司
马光砸缸”的故事，女儿竟仰着
小脸认真地问我：“妈妈，什么
是水缸呀？”我先是一惊，继而
想，现在城市里哪还有水缸呀！
也难怪女儿不知道水缸为何
物，就连我也有好多年没见到
水缸了。

在乡下，水缸是家家户户
的必备之物。一走进院子，首先
看到的就是在墙角静立的硕大
的水缸。家用的水缸一般都是
陶瓷制成的，用来蓄水，以保证
一家人的吃用。粗陶的水缸粗
糙笨重，不过正因为它笨重、不
易移动，倒也成了它能长久完
好保存的原因。

那时的老人常常依据一户
人家的水缸来评判这户人家勤
快与否，如果水缸总是满满的，
就说明这家主人很勤快。相反，
如果水缸总是只有一点水，那
就说明这家主人很懒惰。确实，
每天早上去村中央的水井挑
水，是大人的必修课。每天早
起，母亲顾不上梳洗，便担着水
桶向村里走去，等到把水缸灌
满，母亲才开始洗漱、生火、做
饭，然后喊我们起床吃饭、上
学。

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不
允许我们靠近水缸，除了怕我
们把水缸的水弄脏外，也考虑
到了安全的因素。毕竟水缸很
深，万一掉进去是一件很危险
的事情。可母亲的严厉声明只
会让我们对水缸产生更大的兴
趣，我还曾悄悄地对小伙伴骄
傲地宣布：没事，万一你们掉进
去了，我就找个大石头把水缸
砸烂，救你们出来。这个从书上
抄袭来的方法竟然得到了小伙
伴一致崇拜的目光。

每天放学后，我先到水缸
前，用水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咕
咚地灌进肚子，然后开始和小
伙伴做游戏。围着水缸转的时
间长了，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秘
密，每次水缸外面的釉质上出

现密密麻麻的小水珠时，很快
就会下起雨来。这个发现让我
和小伙伴很意外也很兴奋，有
次我们对下工回来的大人说：

“快要下雨了。”大人开始还不
信，说我们乱说，可等到傍晚
时，雨便像约好了似的从天而
降。这下，我和小伙伴便神气起
来，得意地在大人面前挤眉弄
眼。

后来，村里通了自来水，一

天24小时随时都可以用上水。
于是，水缸似乎成了无用之物，
不尴不尬地立在院子里，直至
渐渐地成了摆设。雨水慢慢地
在水缸里积蓄起来，在缸底生
出了很多绿色的苔藓，还有一
些细小的蜉蝣在其中游荡。曾
经风光一时的水缸就这样退出
了生活的舞台，彻底地沦为多
余。

也许是在农村长大的原

因，每次家里停水时，我总是不
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的水缸，
突然觉得家里有一个水缸才会
踏实、温暖。正如我们的父辈，
朴实、善良，一直默默无闻，却
奉献给了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而今，它们已然退至一隅，却永
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存在。曾经
的水缸里盛满的不仅是我们赖
以生存的水源，更有童年的许
多快乐和回忆。

老老吕吕轶轶事事
□雷付海

老吕者，全心是也。其人轶
事颇多，不可胜数。

某日，老吕乘车，箭步而
上，立足未稳，但见一位学生模
样的人起身让位，且朱唇细声，
口出敬辞，“爷爷，您坐这边！”
老吕听罢尴尬不已。众所周知，
老吕刚过而立之年，年岁尚轻，
只因少白头，惹来些莫名的官
司。

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遭遇，
谁也不可避免。

老吕饱经风霜，但其心纯
洁如冰，有时天真烂漫，像个顽
童。其纯洁之心，最显著地体现
在对社会的疾恶如仇和所从事
的职业。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
对违法乱纪之事决不姑息。某
次，班主任集会，事务繁多，领导
早已不耐烦，客气地询问道，大
家还有事讨论？言外之意，咱们
各回各班。唯独老吕不识趣，长
篇大论，研讨了违纪学生处理问
题，最后不欢而散。像学生违纪
这样棘手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更
高层面的问题，大家都不敢在公
开场合高谈阔论，而老吕一片冰
心，大家反而感觉，没有老吕的
发言好像少了点什么。显然，这
些言论是出于公心。他的天真烂
漫、顽童之心更体现在对学生的
管理中。他要求学生在升旗时始

终是立正姿势，而他会始终站在
队伍最前面，立正站好，像个乖
巧的小学生，笔直而立，一动不
动。后面的学生，不免有胆大敢
挑战老吕权威的，面露轻狂，故
作姿态。有时，还会给老吕释放
一些不和谐因素，老吕却充耳
不闻。他的这种以身作则的作
风，还真的深深影响了他的那
帮弟子，于是乎诞生了“单立龙
站姿”。

老吕对自己的要求有时近
乎苛刻，这种苛刻中透露出他
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和阳刚之
气。这些也许与他整天念叨的
李云龙和许三多有关。老吕对
军队和军人有一种宗教式的膜
拜，所以他的为人处世和军人
类似，多了些果敢，少了彷徨。
他相信，只要学起来，什么都会
好的。

不过，别看老吕站如松，坐
如钟，行如风，一股李云龙的气
派，但他不擅长体育活动，确切
地说任何体育项目他都不擅
长。同事爱打球，强行将其拖至
球场，他勉为其难，在篮球场笨
拙地张望着，移动着。球在他的
头上飞来飞去，他虽然欢呼雀
跃，但总是不能将球控制在手
中。不多时，他已气喘吁吁，在
接下来，尴尬的一幕发生了：他
在移动着并不灵巧的脚步时，
竟然自己把自己绊倒在地。他

缓缓地爬起来，笑呵呵地退出
了场地。

臃肿的身体虽然影响了他
的运动成绩，但丝毫没影响他的
自信和学生对他的信任。老吕的
影响力在大多数班主任之上，自
习时，老吕即使到兄弟班级巡
逻，学生也会高度警惕，第一时
间发出“老吕来了”的警告：谁落
到老吕手里，那可没有好果子
吃。他们对老吕是又敬又畏。

作为老吕的一名同事，我
见证了他的辉煌。他的班级屡
屡在运动会上夺魁，这绝不仅
仅是手里牌好的问题，更是作
为一名资深老帅对排兵布阵的
精心布置。

老吕不老，他有激情，执着
于自己的事业。老吕的轶事多
如牛毛，怎能数清。身边有这样
一位心直口快的老兄为伴，岂
不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忧与爱

征稿启事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
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
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
特开辟《舜华堂》专版。《舜华堂》
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
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
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
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
景；“东城地理”主要介绍高新
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
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
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
主要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
人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
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
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
将择优刊登。

投 稿 邮 箱 ：q l w b j r g x @
163 .com。

□王茉源

他说，自己骨子里流淌的
血，上辈子一定属于一位四处漂
泊的行者。他背上行囊，载满一
身的虔诚，用脚步去铺陈前方无
尽的征程。他曾经许诺，要在老
挝美丽的槟榔树下给自己思念
的人写信。她便一直等着，抱着
他们的女儿坐在小院，沐浴在夏
日的阳光里。可那信呢？是不是
遗落在丛林的某处？满满的思念
化作满地的愁。

1971年秋，他奉命发扬国际
主义精神参加了援老抗美战争。
那时的他满怀一腔爱国的热血，
满脑子充满了为祖国抛头颅洒
热血的信念。在没有亲人、没有
退路，只有战火和硝烟的战场，
弥漫着死亡的恐惧，唯一让他支
撑下来的便是老家他深爱的妻
子和女儿。受了伤，生了病，挺不
过来的时候，他便会想起她们，
想起她们的笑脸。想起女儿刚出
生没多久他就离开家，他亲吻女
儿粉嘟嘟的小脚丫，满面笑意。
有时他觉得自己是懦弱的，自己
远走他乡却将母女二人扔在老
家，他们过得好不好？只有掩面
独自叹息。

而她呢？二十几岁，一个女
人最好的年龄，却全部奉献给了
无尽的工作和家务。家中没有男
人，收入微薄，可想而知，她只有
拼命工作，赚取加班费补贴家
用。自己深爱的人在战场生死未
卜，她只得把泪水化作日日夜夜
的思念。

那时没有电话，惟一的联
系方式是书信，她便一直等，从
日出到日落，从树木吐出新芽
到落叶，从朝气蓬勃等到眼角
爬满皱纹………她担忧着他，
爱着他。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
衣到无？

“珍，若我回不去，请照顾好
烈士的女儿……”

看着他的信，面对空荡荡的
墙壁，她咬破了嘴唇哭泣，却不敢
发出半点声音。

他说过要隐忍，于是他们走
过了大半辈子，带着遍体鳞伤的
思念与忍耐。

年过花甲的他们在老家有了
稳定的生活，她喜欢挎着篮子在
傍晚到集市买菜，他不放心，硬要
跟了去。他想参加夕阳红老年旅
游团，她不许，怕他身体不好万一
出事。他喜欢喝酒，每顿饭前都要
小酌一杯，她摔了他的酒杯，把酒
藏到了柜子里。他们在一起相互
扶持，斑白了头发，昏花了眼睛，
松动了牙齿……不变的，是彼此
关爱的心，是那份对彼此的担忧
与爱。

望着姥姥姥爷的目光彼此交
织，我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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